
������从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跃升至制造业强国需要多久？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背后的高级技工人才从何而来？
一个社会需要有人仰望星空，夜观星相，找准方向；同时，也需要一群人心无旁骛，踏踏实实，埋头苦干。
当苦干的人，站上世界技能竞赛的舞台夺金归来，汹涌的荣誉与嘉奖之后，是否还能为中国制造最需弥补的人才培养，开启一条可供复制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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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罗娟

比赛中的杨金龙。 孙兴伟 摄 比赛中的曾正超。 孙兴伟 摄

一间工厂中的作业场景。 CFP 供图

������曾正超火了！
内向，不善言辞，但双手无比灵巧———20 岁出头的

小伙子曾正超站上世界职业技术竞技舞台并且创造了
历史：北京时间 8月 17日凌晨，在巴西举行的第 43届世
界技能大赛上， 代表中国出战的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
司职工曾正超一举夺得焊接项目的金牌， 根据比赛的先
后顺序， 他实现了中国队世界技能大赛史上金牌零的突
破。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因此，这块金
牌被认为是分量堪比许海峰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射下的
“第一金”。

此次是我国第三次参赛世界技能大赛，32名选手在
29 个项目的比赛中夺得了 5 个项目金牌、6 个项目银
牌、3个项目铜牌和 12个项目优胜奖的优异成绩， 取得
了历史性突破。

金牌催生明星。
8月 21日， 汽车喷漆项目冠军杨金龙回到杭州，飞

机一落地，就被鲜花、记者、接机人员团团围住。 当地媒
体形容接机规格“不输”浙江著名体育世界冠军孙杨。 浙
江省政府破格授予杨金龙特级技师职业资格；破格让其
享受高级职称待遇；破格入编杭州技师学院在编教师。

技工明星诞生的背后，正是人们对改变中国制造现
状的迫切愿望。

2012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为 2.08万亿美元， 占全
球制造业 20%，与美国相当，却大而不强。 产能过剩、利
润率低、 发展粗放等问题正困扰我国制造业升级发展。
与此同时，以美国、德国为代表的国家正加速步入工业
4.0时代，致力重振本国制造业。“中国制造 2025”提出要
改进我国制造业工艺水平提升产品质量， 转型升级，剑
指此轮国际竞争中重塑中国制造的优势。

大国强国，一字之差，云泥之别。
中国制造要实现在世界舞台与德国、日本等强国竞

争，缺高端技工。 虽然此次成绩优异，但是，从赛场上看，
中国与韩国、德国、日本等强国从比赛经验、企业和技工
的广泛参与程度上都还有差距。 韩国代表团参加了本次
世界技能大赛的全部 50个项目， 我国代表团经过精心
选拔和挑选，仅参与了其中 29项比赛。 德国选手大多是
来自工厂的一线技术工人，边工边赛，却几乎在绝大多
数的项目中都具备夺牌实力，真正代表着一线技术工人
的高水准。

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团长、人社部职业能力建
设司司长张立新感慨———我们离技能强国的确还有很
长距离，希望此次的金牌能够带给我们在技能人才培养
上新的思考、启示和信心。

三代焊工背后

41届、42届、43届，银牌、优胜奖、金牌。
中国代表团三次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焊接项目，终于

从追随者变为领跑者。
专家、教练、选手，张友权、周树春、曾正超。
中国三代顶尖技术工人的努力，终于让我们在某些

焊接技术上成为“被模仿者”。
焊接，被称为“无所不需”的工艺，是应用广泛的一

项工程技术，从机场、码头等建筑物到船舶、锅炉等机械
设备， 都需要焊接。 以 2014年为例， 中国年产粗钢量
8.227亿吨，其中一半要经过焊接技术才能使用。 按照我
国现有焊接工人的日工作效率估计， 我国约有超过 100
万焊接工人。 人数和焊接总量均居世界前列。

中国焊接从无到有，从有到强，恰恰是中国技术工
人成长、中国制造崛起的例证。

张友权， 现任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常务副秘书
长，此次世界技能大赛的焊接项目专家。 上世纪 70年代
初，他任铆焊工 7年，后又考入西安交通大学焊接专业，
毕业后在原冶金部建筑研究总院焊接技术研究所继续
从事焊接工艺研究。 他见证了我国工业生产从基础薄弱
到制造水平提升、经济发展，中国焊接工人从焊接方法
单一到焊接材料丰富、技术向高效优质低成本进步的全
过程。

“当初很多设备都是国外援助的，技术实现上多靠
自己琢磨，不少工艺因为技术单一而无法实现。 ”焊接工
人张友权的年代，我国多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工人社会
地位高，敬业精神一流，但大多没有接受过职业技术教
育，主要靠在生产实践中磨合培养，具有较高专业技术
能力的技师非常少。

1992 年，周树春进入十九冶成为焊接学徒工，他的
偶像就是当时厂里的技术明星。

每个月只有 50元的工资， 仅仅够吃白饭， 吃不起
菜， 但是每个焊接产品完成后， 却要呆呆地看上很久，
“越看自己的作品越觉得漂亮”。 技术痴迷者周树春努力
学习成为一名合格的焊接工人后，却遭遇了我国经济发
展的低迷期，技术工人不受重视，大量流失。

当时，十九冶在湖南衡阳钢管厂要在一个月内完成
300吨型钢的焊接任务， 而且要在工地上一边制作一边
安装。 由于焊工中只有周树春掌握了埋弧自动焊接技
术，安装的工友都等着他的焊接成品才能开工，他只能
每天加班加点工作十余个小时， 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
甚至还中暑晕倒在车间。到了 2000年，半年没活儿干的
周树春不得不兼职去摆地摊。

13 年前的十九冶，员工 12054 人中，高技能人才仅
占技术工人总数的 10%，且平均年龄在 40岁以上。年施
工生产产值 9.4亿元，劳动生产率为每人每年 8万元，职
工年人均收入只有 0.86万元。

这是一个企业没有技能人才无法实现转型发展的
案例。

十九冶把培养顶尖技能人才放在了发展的首位。

2006年，周树春拿到了冶金行业技能大赛焊铆复合项目
的金牌，此后，他又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华技
能大奖”。

只有个别人才还远远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一
批顶尖人才才能助力企业长足发展。 周树春从十九冶调
任四川攀枝花技师学院，专门培养焊接技能人才。 42届
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队选手王晨宇和今年的金牌得主曾正
超，都是周树春的学生。

可是如今，和周树春时代靠自我奋斗、靠在企业实践
不同， 带过 41届世界技能大赛焊接银牌选手裴先锋之
后，周树春知道，“世界竞争需要的是全能的、高标准的技
能人才，顶尖技术人才是练出来的，更是培训出来的。 ”

曾正超自去年 9月入选国家集训队后， 进行了 330
多天高强度封闭训练。 每天 6:30起床，之后进行 40分钟
以上的体能训练，8点开始焊接技能训练，几乎天天训练
到夜里十一二点， 在技能上的训练日均不少于 12个小
时。

培训的过程就是“烧钱”的过程。
世界技能大赛焊接项目竞赛分为 4个模块：组合件、

压力容器、铝合金结构、不锈钢结构。 4个模块一套原料
下来需要 4000多元，3天训练就焊掉 1套原料， 一个月
光原料费就得花掉 4万多元。 世界技能组织为比赛指定
了唯一设备供应商，购买指定设备一套就得花费 30多万
元。 选手焊接出成品后，还要做大量的检验检测，以考察
焊接成品的质量。不仅要从外观上检测是否焊接到位，还
要通过 X射线，做探伤检测。 探伤检测，不仅需要购买专
门的仪器，还需聘请专业人员进行操作，这些过程都是需
要花钱的。

唯有这样，曾正超的成品经水压检测后，才会被现场
专家惊叹为“完美”。

我们该如何理解曾正超的技术等级水平呢？
在普通工人的世界中，从学徒到成为高级技师，至少

需要 8年左右的时间， 而且只有极少数人能达到这个水
准。 一个完全靠生产实践锻炼出来的高级技师技术水平
远不如曾正超全面。

然而，这样重金锻造的一块金牌，打造一个塔尖上的
精英，意义何在？

与其他国家的焊工一般受过专业培训不同， 我国焊
工大部分不是正规军，有相当大部分由农民工转换而来。
而要将一位零基础的工人， 培训为拥有基础技能的焊工
至少需要花费 3000元~5000元。许多企业不愿意花这个
钱， 相当多的培训机构也不愿将钱花到位， 导致我国合
格、高技术的焊工人才非常缺乏。

焊工苦，也让年轻人不愿意学焊接。 夏天高温酷暑、
冬天冰雪纷飞， 焊工都需要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在室内室
外艰苦的环境下工作。 曾正超脸庞稚气，但是挽起衣袖，
全是沧桑，他手臂上约有十几个被焊花烫伤的伤疤。

对于大多数焊接工人来说，地位和待遇不高，月薪
4000元是大多数焊接工人的收入水平。 2014年，我国城
市月平均工资，较高的北京是 5826 元，较低的湖北孝感
是 3815元。

一边是周树春带出了曾正超这样的世界冠军，将焊
接专业打造成了金牌专业，一边却是作为技师学院老师
的他，正在发愁招不到好学生。

一种普遍的误解是，尽管制造的机械化、智能化浪
潮席卷而来，但一切智能生产背后，那个要将原始程序

输入机器的还是人。 更何况，施工现场的组装焊接是机
器无法替代的，现场焊接受温度、湿度、地理条件等多重
因素影响，必须由人工完成。

在张友权看来，金牌的意义，就在于证明“中国制造
有高端技术人才，能够制造高端产品。 ”

十九冶建立了以 19岁的王晨宇命名的技能大师工
作室，只有打造曾正超、王晨宇这样的青年技工好苗子，
才能真正解决人才年龄偏大、技术不全面、不能适应中
国高端制造乃至中国创造的需求问题，只有“好苗子”才
能带出更多的“好苗子”。

中国制造软肋

人靠衣装，车靠漆面。
汽车喷漆是工艺里的“艺术”行业，对完美有着苛刻

的追求。 在上海的一个顶级车行，玛莎拉蒂、保时捷等跑
车，任何一辆划伤一点，钣金喷漆都至少需要耗费十几
万元乃至几十万元，“还得是国外的材料，德国技术人员
来做，中国技工做不了这么完美。 ”

完美，正是许许多多中国制造的软肋。
在制造业，企业花大价钱购买国外最先进设备和技

术， 但生产的产品质量就是上不去，“不是技术不行，而
是运用这套技术去生产的人技能不行、工艺不行、管理
环节不行”。 不少人认为，缺乏完美的一流技术工人是阻
碍中国制造成为高端制造的关键。

完美主义者杨金龙不服气，一举夺得世界技能大赛
汽车喷漆项目金牌，这块金牌被形容为从欧美强国手里
“抢”过来的。

1994 年 10 月，杨金龙出生于云南省保山市辛街乡
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排行老大。 家境一般的他想学一
门技术早点出去工作。 2009年 9月，杨金龙成为杭州技
师学院汽车钣金与涂装专业学生。

学校里，经常能看见追求完美的他坐在那里琢磨。
拿调色来说，通常一种颜色有一个固定配方，但是

来修理的车子因为经过使用，颜色早已有所变化，就需

要人工加入其它颜色， 勾兑出车子
目前的色调。 而这个勾兑的过程就
全凭经验了。 杨金龙曾经试过一连
9 小时泡在训练场里， 就为了调出
一模一样的颜色。

老师通常教的是用机磨砂纸打
磨，比人工打磨要均匀很多。但它的
不足在于，人机配合很容易出差错，
而且边角难以打磨到位。 追求精细
的杨金龙容不得这样的 “瑕疵”，于
是， 他花了4 个月的时间练习手工
砂纸打磨，逐渐琢磨出人工打磨的
力道和运动节奏。现在，杨金龙手工

打磨的效果都赶上了机器打磨。
带着完美的技艺和精神， 他走向了世界技能竞技

场。
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对技术和体力都是很大的考

验。 20个国家 20名选手要进行 4天比赛，总时长 20个
小时，包括翼子板三工序湿碰湿喷涂（2 小时 30 分钟）、
调色（2小时 30分钟）、点修补（2小时 30 分钟）、图案设
计（5 小时）、塑料件修复和车身侧围贴护（2 小时 30 分
钟）、车门内外双色喷涂（5小时）等 6个项目。 拿到金牌
的杨金龙至今还感觉，“挺累的，比女人化妆还细致。 ”

最初只是因为学技术好谋生。现在，杨金龙却拒绝
了奥迪 4S 店的高薪，回到杭州技师学院当老师。

在深入了解汽车行业后，杨金龙感觉，整体上，汽
车职业技能水平还在推广摸索阶段， 和发达国家还有
一些差距，追根溯源，这与“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有关，
还缺乏一些标准和专业培训。

刚回国，就不断有企业打来电话，开出高待遇邀请
他去。 杨金龙摇摇头：“现在国内优秀的汽车喷漆技术
工人很缺乏。 我当老师， 希望能培养出一流的技工人

才，能有更多技艺精巧的‘匠人’。 ” 一辆受损的车，从
最初打磨开始到最后将簇新的车送至客户手中， 需经
钣金整合、底漆、腻子、中涂、调漆、面漆、清漆、烘烤、抛
光等 9道大工序、 几十道小工序，“要学会这些技艺，至
少也需要一两年”。据了解，汽车维修作为教育部实施的
技能紧缺人才培养工程重点之一， 全国人才需求量有
30多万人。

对待学生，杨金龙强调完美主义，有时甚至近乎苛
刻：“布置作业，我不在乎时间，必须得有一两个地方做
得完美才能交给我。 ”

谁来制造装备

制造实现，既靠好技工又靠好设备。
制造设备，是一个国家制造能力的体现。世界技能

大赛，除了是技能人才，也是装备制造能力的竞技场。
大赛设置了参观人员体验区， 从基本工具到大型

运输设备，从传统工艺到现代科技，从基本操作到复杂
工艺，企业有人帮助演示，观众也可以上去体验学习。
体验区是设备企业的展示区， 也是各国制造设备实力
的最好检验。 在第 43 届世界技能大赛赛场，很多战略
相关的核心企业都带来了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

韩国的三星，日本的索尼，德国的德马吉……各种
设备厂商和企业云集， 有的展示全球最先进的设备和
技术，有的展示最新的技术和工艺。 然而，在这些全球
著名的企业中，唯独不见中国企业的身影。

技术专家分析， 在国内， 一些企业总是热衷于模
仿，热衷于山寨，这样的产品和设备一是没有自信拿出
手，二是拿出来也会被外国人指责。

设备代表着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的能力和水平。 目
前， 全世界最先进的数控车床和数控铣床设备都是德
国制造的，德国拥有强大的设备和车间制造工业。数控
车床技术专家宋放之说， 德国制造工业在全球制造装
备领域拥有领头羊的地位， 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德国
技能人才专注于创新工业科技产品研发和使用， 以及

技能人才对复杂工业过程的操控。
“中国选手一直使用别国的设备， 学习别国的技

术，这样走下去的结果，我们将永远跟在人家后面”。
韩国三星一直是世界技能大赛的最大赞助商，给

各国技术专家提供了平板电脑， 所有比赛的规程和技
术指标都尽在其中。 这不仅是对三星产品的一次最好
推介，更是企业对技能人才和创新人才的高度重视。

三星是韩国制造业不断做强的一个缩影。 韩国正
是靠着技术创新确立了制造业强国地位。 根据联合国
的统计，从生产规模来看，韩国制造业排名世界第 7。
在世界出口市场产品目录中，2011 年韩国的出口占有
率居首位的产品有 74 个，居世界第 13 位。

没有设备，很多技艺单靠人实现是很困难的。鲁班
是中国的，木工原本是中国的传统强项。 可是，在中国
参与的三次世界技能大赛中，中国木工一直缺位。 “在
韩国举办的一次技能竞赛中，中国木工拿出一盒墨斗，
拉扯一条墨线在两点之间寻找直线。 ” 一位业内人士
说，这样的场景让国外的专家和选手大跌眼镜。

“当时，很多选手和专家就像欣赏古董一样，新奇
地站在一边看傻了眼。 ”当国外选手都用红外线取直的
时候，中国选手还采用几千年来的墨斗做木工活，这就
不难想象，在一些领域，中国的设备和国际上有多大的
差距。

张友权介绍，中国工人的焊接技术即使已经领先，
但是焊接设备仍然基本全是国外购买， 企业很难占据
制造业利润的上游。

金牌的分量

“中国制造 2025”的核心是将享誉全球的中国制造

变为“优质制造”，然而，在更优的道路上，我们还存在
技能人才培养的多个短板。

据统计，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 1.12 亿人，占从业
人员的比例不足 13%，其中技师、高级技师仅占技能
劳动者的 5%。

在结构方面，我国高技能人才分布在国有大中型
企业的多，民企和中小企业的少；传统机加工类工种
多，新型产业和现代制造业少；有 40%以上的技师、高
级技师年龄超过 46 岁，人才断档问题比较突出，年轻
高技能人才严重短缺。

一边是技能人才短缺，一边却是职业教育的被忽
视。 全国 2882 所技工院校中， 普遍存在基础设施建
设、设备购置资金缺乏，一些技工院校无法享受到同
等层次职业院校生均拨款、教育附加等资金和政策的
支持。

没有坚实的人才基础， 中国制造在未来 10 年要
提升质量的愿景，便可能成为空中楼阁。 正基于此认
识，在源于德、美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浪潮尚未全面呼
啸而至时， 来自国家层面对技术人才的培养推动，正
迎来新的一页。

过去两年多来，国家领导人对职业教育的关注与
伴随而来的职教改革，正在一步步推进。 而德国先进
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也在广州、四川、江苏等制
造业大省被复制落地。

一切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此时，几枚世界技能大赛的金牌，以及重奖奖牌

得主的政府礼遇，对扭转人们心中工人地位不高的固
有形象，具有积极的价值。 ”中华全国总工会经济技术
部一位多年关注技工队伍建设的巡视员这样评价。

此时，中国经济转型期，从制造到智造的转变关
口，几枚世界技能金牌，显得格外具有分量。

人社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张立新对金牌的作
用同样寄予厚望。

“希望借助金牌掀起一个热潮，越来越多的人相
信技能有为的理念，有更多的年轻人像崇拜体育奥运
冠军一样崇拜技能冠军，继而爱技术争着学技术”。

唯有如此，中国制造才能变为“优质制造”。


